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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閒
暇
，
整
理
信
件
，
發
現
七
封
塵
封
已
久
但
十
分
珍
貴
的
信
箋
。
它
們
是
一
九

九
四
年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我
們
還
在
首
爾
時
從
平
壤
和
布
加
勒
斯
特
寄
給
我
們
的
。
這
七
封

樸
實
的
信
函
都
是
自
製
的
白
色
信
封
，
信
紙
也
只
是
普
通
的
白
紙
，
上
面
寫
滿
密
密
麻
麻

的
字
跡
，
但
不
是
中
文
，
也
不
是
羅
馬
尼
亞
文
，
而
是
整
齊
的
朝
鮮
文
。
看
着
這
幾
封
信

，
我
的
心
緒
回
到
二
十
多
年
前
。

寫
信
的
人
是
羅
馬
尼
亞
朋
友
馬
爾
彩
拉
，
我
結
識
她
是
上
個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

那
時
我
和
先
生
在
平
壤
中
國
大
使
館
工
作
，
馬
爾
彩
拉
和
她
的
先
生
拉
茲
也
在
平
壤
羅
馬

尼
亞
大
使
館
任
職
，
我
們
四
個
人
都
是
學
朝
鮮
語
的
，
經
常
接
觸
交
往
，
就
一
些
互
相
關

心
的
問
題
坦
誠
交
換
看
法
，
很
快
成
了
好
朋
友
。

馬
爾
彩
拉
是
典
型
的
歐
洲
美
人
，
身
材
高
挑
，
金
髮
碧
眼
，
見
人
總
是
一
臉
笑
容
。

她
是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在
平
壤
金
日
成
大
學
學
的
朝
鮮
語
，
學
得
很
好

，
發
音
標
準
，
表
達
流
暢
。
我
與
她
交
往
，
都
用
朝
鮮
語
。
她
大
我
一

兩
歲
，
總
叫
我
﹁妹
妹
﹂
。
每
次
見
面
時
，
她
那
熱
情
的
擁
抱
，
都
使

我
感
到
一
種
﹁姐
姐
﹂
的
關
愛
。
她
的
先
生
拉
茲
則
長
得
敦
敦
實
實
，

天
生
一
副
笑
臉
，
說
話
雖
不
多
，
但
從
他
的
眼
神
裡
總
感
到
一
種
真
摯

和
友
好
，
像
一
位
敦
厚
的
老
大
哥
。

馬
爾
彩
拉
和
他
的
先
生
每
次
來
使
館
，
都
要
帶
來
一
瓶
羅
馬
尼
亞

盛
產
的
紅
葡
萄
酒
和
一
束
紅
玫
瑰
，
讓
人
感
到
親
切
和
溫
馨
。
他
們
很
喜

歡
中
國
菜
，
每
次
來
我
們
都
讓
廚
師
做
幾
道
菜
餚
請
他
們
品
嘗
。
有
時

拉
茲
工
作
忙
，
我
就
請
馬
爾
彩
拉
一
個
人
來
和
我
聊
天
，
我
們
交
談
輕

鬆
隨
意
，
天
南
海
北
，
很
是
熱
鬧
。
有
時
還
能
說
說
悄
悄
話
，
談
談
我

們
女
性
的
秘
密
。
如
果
天
熱
，
我
就
請
她
到
游
泳
池
邊
喝
喝
飲
料
，
游

游
泳
，
一
起
度
過
輕
鬆
愉
快
的
時
光
。
一
九
八
九

年
我
們
任
期
屆
滿
，
離
開
平
壤
回
國
。
拉
茲
夫
婦

在
他
們
使
館
設
宴
為
我
們
送
行
。
臨
別
時
我
們
相

互
說
着
鼓
勵
的
話
，
但
忍
不
住
又
擁
抱
在
一
起
，
依

依
不
捨
，
淚
濕
衣
衫
。
我
們
相
約
一
定
再
見
面
。

三
年
後
，
中
韓
建
交
，
我
隨
出
任
中
國
駐
韓

國
大
使
的
先
生
到
了
首
爾
。
令
人
欣
喜
的
是
，
不

久
就
得
知
拉
茲
被
任
命
為
羅
馬
尼
亞
駐
朝
鮮
大
使
，
馬
爾
彩
拉
為
使
館

參
贊
。
更
讓
我
高
興
的
是
，
一
九
九
四
年
夏
天
，
馬
爾
彩
拉
應
她
的
同

學
、
羅
馬
尼
亞
駐
韓
國
大
使
烏
里
安
的
邀
請
來
到
首
爾
休
假
。
這
個
消

息
竟
讓
我
興
奮
得
一
夜
未
眠
。
我
們
早
早
訂
下
日
子
，
邀
烏
里
安
大
使

夫
婦
和
馬
爾
彩
拉
來
使
館
相
聚
。
記
得
那
天
我
起
得
很
早
，
將
官
邸
打

掃
乾
淨
，
和
廚
師
一
起
為
他
們
準
備
餐
食
。
客
人
們
準
時
到
達
，
不
容

分
說
，
我
和
馬
爾
彩
拉
又
緊
緊
擁
抱
在
一
起
，
這
次
流
出
來
的
是
喜
悅

的
淚
水
。
說
來
也
巧
，
我
們
三
個
女
性
不
約
而
同
都
穿
了
一
件
花
連
衣

裙
，
好
像
親
姐
妹
，
坐
在
沙
發
上
看
我
們
別
後
各
自
家
庭
的
照
片
。
馬

爾
彩
拉
看
到
我
的
外
孫
女
的
照
片
後
高
興
地
告
訴
我
，
我
們
離
開
平
壤

後
不
久
，
他
們
也
回
到
羅
馬
尼
亞
，
主
持
了
兒
子
的
婚
禮
，
一
年
後
兒

媳
給
他
們
生
了
一
個
小
孫
女
，
如
今
活
潑
可
愛
的
小
姑
娘
正
蹣
跚
學
步

，
我
們
祝
福
他
們
全
家
幸
福
安
康
。
馬
爾
彩
拉
還
給
我
們
帶
來
一
件
珍
貴
的
禮
物
，
一
盤

金
日
成
主
席
歷
次
訪
華
的
錄
像
帶
，
其
中
有
我
先
生
給
我
國
領
導
人
和
金
日
成
會
談
做
翻

譯
的
影
像
。
馬
爾
彩
拉
告
訴
我
，
這
是
她
在
離
開
平
壤
前
專
門
為
我
們
錄
下
來
的
。
我
們

為
她
的
真
情
所
感
動
，
心
情
久
久
不
能
平
靜
。

首
爾
一
別
轉
眼
十
六
年
過
去
了
，
前
四
年
我
和
馬
爾
彩
拉
還
有
過
通
信
聯
繫
，
後
來

我
們
回
國
又
搬
了
家
，
就
失
去
了
聯
繫
。
但
每
每
看
到
她
送
給
我
的
紅
白
線
織
成
的
具
有

濃
郁
民
族
特
色
的
羅
馬
尼
亞
桌
布
時
就
想
起
了
她
，
不
知
她
和
拉
茲
現
在
何
處
？
一
家
人

生
活
得
如
何
？
我
打
開
馬
爾
彩
拉
的
每
封
信
重
新
讀
來
，
有
一
句
話
使
我
的
心
顫
動
了
，

她
說
﹁今
後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你
們
聯
繫
，
即
使
沒
有
聯
繫
，
我
們
也
不
會
忘
記
你
們
，
你

們
永
遠
在
我
們
的
心
中
﹂
。

時下，明星與貪官親密交往
的事，坊間傳聞很多，報刊也時
有披露，沸沸揚揚，好不熱鬧。
當然也有的是捕風捉影，穿鑿附
會，但也有不少是證據確鑿、無
可爭辯的。比較靠譜的至少有這

麼幾起：
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文強招供說： 「但凡有女

明星、女歌星到重慶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辦法搞定
她們，包括用錢買、利用女星的隱私恐嚇她們等，都
要和這些明星睡一覺。」（2009年10月24日《鄭州
晚報》）他可能有些吹牛和顯擺，但和某些明星有染
則是肯定的。在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受賄案審
理中，也牽扯出了兩位紅遍大江南北的女明星，一個
是央視著名主持人劉芳菲，一個是著名演員趙薇。港
商李濤在法庭上指證，劉芳菲在北京買了一套房，月
供上萬元。於是，王益讓他給了劉芳菲二百萬元，用
於償還房貸。後來王益事發被調查時，劉芳菲把二百
萬元還給李濤。至於趙薇，李濤說他在深圳開過一家
百貨公司，開業典禮時王益前來出席，並帶來女星趙
薇，李濤後來給了趙薇三十萬元出場費。（3月31日
《北京晚報》）

深圳原市長貪官許宗衡，則與一名獲香港居民身
份不久的內地著名女星關係密切，許宗衡給了她不少
金錢上的好處，而許在港的私人事務也全由她打理，
她還幫助過許宗衡亮相央視節目，以增加知名度。

貪官與明星是兩條道上跑的車，風馬牛不相及，
本不是一路人，但如今也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利用
，各有所圖，走到一起來了，成了一根繩子上拴的兩
隻螞蚱。一方貪圖對方的色相和名氣，一方貪圖對方
的錢財和權勢，所以才會沆瀣一氣，出現 「明星與貪
官齊飛，女伶共蛀蟲一色」的奇怪現象。

不過，明星與貪官齊飛，最後結果都很糟糕，幾
乎都是雙輸，貪官自然會因東窗事發而鋃鐺入獄，甚
至死於極刑；明星即便不受刑事處分，也難逃干係，

不僅得到的好處要吐出來，還少不了名聲受損，嚴重的身敗名裂也不
無可能。所以，懂得自愛的明星們最好還是遠離官場，遠離權勢，拒
絕誘惑，潔身自好，且不要為那些不義之財上了賊船，壞了自己來之
不易的名聲。數年 「修行」毀於一旦，實在可惜，這方面教訓已經不
少了。

而且，明星與貪官齊飛，還會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影響整個文
藝界的形象，讓大家一提起來就直搖頭。其實，演藝圈裡，有很多德
藝雙馨的明星，他們認認真真演戲，清清白白做人，在觀眾裡享有崇
高的聲譽，卻不幸也受到個別害群之馬的連累，實在是冤枉。但願明
星們特別是那些年輕貌美的明星，都要接受教訓，千萬不要眼饞貪官
手裡的票子，貪戀貪官手裡的權勢，結果成了人家鈎子上的魚，一失
足成千古恨，雖然因此也可再出一次 「風頭」，再曝一次 「大名」，
再成一次 「新聞人物」，可這只能是臭名昭著，還是不要為好。

平心而論，明星們雖然一般都不大讀書，但孟子那幾句名言還是
知道的吧：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果真有了
這種氣節，別說是貪官的三十萬、二百萬，就是搬來金山銀海，也難
讓咱動心，也換不來咱嫵媚一笑。

國人之於吃食，不僅重實惠
，而且講名堂。不論是在大飯店
，還是小吃攤，除了一攬子菜譜
外，還有招牌菜、當家菜供你選
擇。有點兒派頭的餐館，還會有
服務生應候為你報菜名。大約是

受這一情景啟發，在相聲貫口中，有個傳統段子就
叫報菜名。那些名目繁多的菜名，到了相聲演員口
中，不僅配套成龍、珠聯璧合，而且押韻上口、文
采飛揚。

仔細瀏覽一下這些五花八門的菜名，你就會感
受到什麼叫中國特色的飲食文化。除了直書主料之
名的菜餚外，有些被賦予了美好的比擬，如豆芽叫
「龍鬚」、豆腐謂 「白玉」、雞爪變 「鳳爪」、蛋

花稱 「芙蓉」等；有些以創始人命名，如麻婆豆腐
、宋嫂魚羹；有些含有傳說和掌故，如西湖借傘
（蘑菇湯）、霸王別姬（甲魚燉雞）、浪裡白條

（蘿蔔絲肉湯）；有些菜名土俗，如叫化雞、瓦塊
魚；有些菜名怪異，如台南棺材板、粵菜咕嚕肉，
有些菜名文雅，如 「踏雪尋梅」、 「碧血黃沙」、
「四星望月」等，初次見到這些類似詞格曲牌菜名

的人，在菜餚沒端上來之前，很難想像出它們究竟
為何物。經人指點方知， 「踏雪尋梅」是蘿蔔絲炒
紅椒， 「碧血黃沙」是黃豆煨豬血， 「四星望月」
是興國米粉魚。

撇開 「龍虎鬥」、 「佛跳牆」、 「螞蟻上樹」
這些眾所周知經典的菜名不論，如今還有一些故弄
玄虛、時髦搞笑的新菜名問世，如， 「悄悄話」是
豬舌頭和豬耳朵； 「獨秀峰」是鴨屁股； 「母子相
會」是黃豆與黃豆芽； 「烏雲托月」是紫菜荷包蛋
湯； 「青龍臥雪」是黃瓜拌白糖； 「絕代雙驕」是
青椒配紅椒； 「火辣辣的吻」是辣子炒魚唇； 「豬
八戒過火焰山」是紅燒豬蹄； 「穿過你的黑髮我
的手」是海帶絲燉豬手，等等。

據說，這些新名堂在一些另類餐廳中頗為流行
，雖然名不副實，也不見得實惠，但就其情趣而言
，倒是有願者上鈎。

最讓人感到殘忍的，莫若 「東坡肉」、 「西施
舌」、 「夫妻肺片」、 「美人肝」等這些冠以稱謂
的菜名。誠然，這 「東坡肉」並非蘇東坡的肉，而
是慢火燉製的五花肉；這 「西施舌」不是那西施的
舌，而是沙蛤探出貝殼的那段肉； 「夫妻肺片」並
非那對夫妻的肺，而是麻辣牛雜碎； 「美人肝」當
然不是美人的肝，而是鴨胰爆雞脯。人們在品嘗菜
餚時，也許不會做過多的聯想，但若從字面上去理
解，卻是很難下口的。

想想看，又有誰敢去吃東坡的肉、嚼西施的舌
、啖美人的肝呢？至於毛血旺，聽來就像茹毛飲血
，漫溢着不開化的血腥氣。如果將此類菜名直譯為
外文，必定會引起非我族類的恐懼。

三月五日，是開國元勳周恩
來誕辰一百一十二周年紀念日。
周公一生戎馬倥傯、鞠躬盡瘁，
生活上又是一位善解人意、體察
入微的長者，數十年間他 「玉成
」了無數對幸福的婚姻，將成人

之美的中華美德演繹到極致。
新中國外交戰線曾有三位才子，合稱 「二章一喬

」。他們是章漢夫、章文晉和喬冠華。在外交部工作
十七年的章漢夫長期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章文晉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任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一九
六四至一九七六年先後出任外交部副部長、部長。這
三位的婚事全由周恩來 「撮合」而成。章文晉的夫人
是張穎；章漢夫夫人龔普生、喬冠華之妻龔澎則是一
對親姐妹，當年都是學生運動領袖，還是燕京大學有
名的 「姊妹花」。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主持中共
南方局工作，麾下就包括 「二章一喬」。當時章漢夫
任重慶《新華日報》總編輯，喬冠華主持《新華日報
》的《國際專欄》，龔澎則任周恩來英文秘書。

大家公認喬冠華和龔澎是一對才女才子，但他倆
誰也不敢先開口。周恩來看在眼裡想在心裡，終於劍
及履及，有一天就忍不住問喬、龔二人： 「哎，你們
兩個到底準備拖到什麼時候啊？」喬冠華尷尬地去口
袋摸香煙，一見周公桌上有一塊 「請勿吸煙」的銘牌
，隨即將手縮垂了回來。龔澎立馬笑着為喬冠華解圍
： 「我從小說裡看到，西方人不抽煙情緒就不高。」
周恩來望着喬冠華笑道： 「噢，你們倆是心有靈犀一
點通啊，龔澎連你抽煙都不反對，你還有啥子說嘛？
」喬、龔二人面面相覷不好意思了，周恩來則指着兩
人哈哈大笑： 「哎，我這裡是禁煙不禁婚呀，你們商
量個時間吧！」

在周恩來的力挺下，這對有情人終於喜結良緣，
成為令人羨慕的恩愛伉儷。

婚後龔澎忙於外交事務，章文晉接替她成為周恩
來的第二任英語翻譯。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周恩
來帶着章文晉等人從延安返回重慶，張穎也隨同赴渝
。張穎最後一個上飛機，一位年輕人起身為她讓座。
張穎問他： 「你是章文晉吧？」章問她： 「你怎麼認
識我？」張穎爽快笑道： 「我早聽別人說起過你呀！
」翌年，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移師南京，章文晉
與張穎也先後來到石頭城。章文晉性格內向，張穎則
天真爛漫，兩人性格雖有差異，但周恩來對這兩個年
輕人都很滿意。有一天周恩來問張穎： 「小張啊，你
的個人大事有何打算呀？」張穎吞吞吐吐道，她有個
男友在國外工作，可老是陰差陽錯聯絡不上。周恩來
說： 「你這事虛無縹緲得很啊，你也不小了，現在馬

上要疏散了，有兩條路，一是去香港，一是去解放區
，你有何打算哪？」張穎仍然猶猶豫豫難以定奪。

不久周恩來又找個機會請張穎和章文晉餐敘，當
面問張穎： 「章文晉準備去解放區，你呢？」張穎回
答： 「我去香港。」周恩來道： 「什麼時候把你和文
晉的事情想通了，什麼時候都可以回解放區。」周恩
來又誇了章文晉的許多優點，張穎心裡有些動，但還
是去了香港。此時喬冠華和龔澎也在香港。龔澎一直
對章文晉印象很好，也勸張穎選擇章文晉。張穎於是
決定重返南京。臨走時張穎問龔澎： 「周公在我臨來
時找我談話，是什麼意思呀？」龔澎大笑： 「你這個
傻丫頭，連這都不明白嗎？肯定是章文晉找恩來談過
的嘛！」張穎乘輪船抵達上海時，想不到章文晉來碼
頭接她，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到我家去吧？」一九
四七年春節，張穎終於與章文晉結為夫婦。

被周恩來 「撮合」成伉儷的還有一對戰鬥在上海
灘的 「假夫妻」——熊瑾玎和朱端綬。熊瑾玎是長沙
人，大革命失敗後加入中共，後奉命與比他小二十二
歲的朱端綬同往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在中央組織
部長周恩來安排下，熊瑾玎與朱端綬假扮夫妻，當起
了 「老闆」，以 「福興」商號做掩護，還開辦了酒店
和錢莊，為中共地下組織提供辦公地和聯絡點。他們
兩人膽大心細處事周密，使黨中央秘密機關在白色恐
怖下持續三年而未遭破壞，深得周恩來的信任與好
評。

長期的朝夕相處使這對假夫妻互生愛意，但二十
多歲的年齡差距成為雙方的一大 「瓶頸」。善解人意
的周恩來便開導小朱說： 「熊老闆是大你很多歲，但
他那顆革命的心是很年輕的。我覺得你們兩人很般配
，如果能結為夫妻，一個老闆、一個老闆娘，相互勉
勵相互配合，對我黨事業一定會更有幫助哪！」在周
恩來的熱心撮合下，兩人終於喜結連理。一九二八年
中秋節， 「熊老闆」在上海四馬路 「陶樂春」做東，
請大家喝了喜酒。當時熊瑾玎夫婦 「賺」的錢財不計
其數，他倆卻堅守清貧兩袖清風，這是第一次破例請
客。周恩來非常賞識這對紅色伉儷，解放後仍然親切
地稱他們 「熊老闆」、 「老闆娘」。

周總理還是著名維吾爾族男高音歌唱家、總政歌
舞團國家一級演員克里木的婚姻介紹人。擁有將軍軍
銜的克里木在半個多世紀的藝術生涯中，創作、演唱
了大量富有新疆民族特色、風趣幽默的歌舞節目，多
次榮膺全軍和全國大獎，其中《達阪城的姑娘》、
《掀起你的蓋頭來》、《塔里木河，故鄉的河》、
《庫爾班大叔你上哪兒》等膾炙人口的金曲已成歌壇
經典，還參加過多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他曾多次自
豪地向外界披露自己與妻子古蘭丹姆的愛情秘密：是

周總理親自點了他倆的 「鴛鴦譜」。原來，克里木年
輕時就一直 「暗戀」着新疆軍區歌舞團最靚麗的舞蹈
演員古蘭丹姆，但在當時 「政治壓倒一切」的特殊年
代，純美的愛情只能藏在心底，不敢表白。一九六四
年六月三十日，克里木應邀赴中南海為毛澤東等中央
領導彙報演出，周總理讓他演唱《達阪城的姑娘》，
克里木則提出一個要求，想請一位姑娘伴舞。沒想到
，周總理一眼便挑中坐在台下的古蘭丹姆，克里木心
中暗喜，兩人一唱一舞，配合默契表現出色。演出結
束後，洞察秋毫的周總理看出克里木深愛着古蘭丹姆
，便笑着給在座的部隊領導下達一道 「特殊」命令：
「明天就為克里木與古蘭丹姆舉行婚禮，我也參加。

」翌日─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克里木果然夢想
成真，與古蘭丹姆喜結良緣，周總理真的親自到場祝
賀，還帶來一瓶茅台酒。

新中國第一任駐蘇聯大使館武官、朝鮮停戰談判
代表團首席代表邊章五將軍與一代名媛陳宛文的 「聯
姻」，也是周恩來一手促成的。長征時期，邊章五在
緊張戰爭之餘還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寫過許多
精彩文章，深得周恩來好評，其《論閃擊戰》後來還
在《新華日報》連載過。畢業於嶺南大學、通曉四五
種語言的才女陳宛文，出身名門氣質高雅，曾任周恩
來的翻譯兼機要秘書。周恩來覺得邊章五與陳宛文這
對 「儒將」和才女是理想的一對，一九三六年親自出
面為他二人 「做媒」，將軍與才女果然一見鍾情，大
有 「相見恨晚」之感，很快締結了秦晉之好。有了陳
宛文這位 「賢內助」，邊章五日後在軍事和外交上都
有驕人的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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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版本的愛情
王太生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日 星期六

善解人意的周恩來

星期天去書店購書，一本《民國女子》，吸
引很多人翻閱。紙上香艷，隔着薄薄的書頁，手
指間尚能觸摸到那份餘溫。愛情有不同版本。

精裝的版本，如徐志摩與陸小曼……才子佳
人的風流逸事，曲折情路，峰迴路轉。如一蓬蓬
、一叢叢，開在四月曠野的花，濃艷、芳菲，吸

引着許多人停下來駐足觀賞，甚至還有人在那書的留白處，斜批一
聯：肚大能容，容天下男女之事；笑口常開，笑天下癡情之人。

精裝版的愛情是升騰在那夜空中的絢爛煙花，許多人仰望，隨
即又轉瞬飄散。精裝版的愛情是一間裝修豪華的房間，每天有許多
人去參觀。

簡裝的版本，是一本封面粗糙的牛皮紙。那裡面的故事，平和
、沖淡。

孫犁說他的婚姻，是在一個下雨天，還是他未來的老丈人，在
門梢洞裡閒坐。 「兩個說媒的，跑過來避雨。隨便問道： 『給誰家
說親去來？』 媒人笑問： 『你家二姑娘怎樣，不願意尋吧？』 『怎
麼不願意，你們就去給說說吧，我也打聽打聽。』 這樣，經過媒人
來回跑了幾趟，一樁親事竟然說成了。」 孫犁不愧為白描大師，把
原本複雜的過程敘述得簡單。

簡裝的愛情，是平民的愛情，並不暢銷。簡裝版的愛情是，開
在自家庭院裡的月季，沒有多少人知道，但並不妨礙它的溫馨。那
時，少男少女走在春天的小路上，口袋裡許多東西裝不下。房子、
車子是以後的事。

十八歲的少女屬於簡裝版，打開QQ，每天興高采烈地和天南地
北的人聊天。二十八歲的少婦屬於精裝版，坐在紫色的百葉窗下讀
舒婷、席慕容的詩，美容又養顏。

大都數人的愛情都屬於簡裝版。早晨，在上班的路上，一對中
年夫婦合騎一輛自行車，男的一臉憨笑，歡快而賣力地踩着腳蹬，
女的則蜷曲着雙腿，笑容燦爛地依偎在前大槓上。

不禁想起，汪曾祺《受戒》中，明子和英子的青澀： 「在柔軟
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腳印。明海看着她的腳印，傻了。五個小小的趾
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明海身上有一
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覺得心裡癢癢的。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
和尚的心搞亂了。」 明子和英子也是簡裝版，一如鄰家女兒手上絞
着花手帕，質地單薄，卻有布的質感。還有一種線裝版。那些走遠
的愛情，躲在泛黃的紙頁間，陸游與唐琬、李清照與趙明誠、沈三
白與芸娘……一瓶瓶花雕，沾滿經年的灰塵，仍有酒精的濃度。

看他人的愛情，也是自己內心的觀照。

櫻花季節 （攝影）李 波


